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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密 宗作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经过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在唐代开元年间鼎盛一时,受 到

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许多学者认为:由 于密宗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它 在开元之后不久,很

快就夭折了。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密宗并没有因为武宗灭佛而消亡,它 在民间依然拥有大量的信徒 ,时 至

宋代依然如此,特别是在江南则更为兴盛,洪迈《夷坚志》对此多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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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 ,倡
“
三密
”(身密、

口密、意密)之说。一般以为 ,密宗在公元 7世纪左

右在印度形成系统 ,然而它的一些组成部分 ,如某些

咒语、仪规、密经等 ,几乎是随着佛教的壮大而发展

的。在公元 3世纪时 ,早期密宗(学术界称为
“
杂

密
”
)的一些文献开始传人中国,经过一个相当复杂

的发展过程 ,在盛唐及其之后的中晚唐 ,密宗信仰普

遍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从密宗活动的中心长

安及洛阳,普及到了全国
”
[丬 (3sO页 )。

许多学者认为 :由 于密宗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

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 ,它在晚唐之后就基本上销

声匿迹了。如 ,郭明先生说 :“ (密宗)在
‘
开元之治

’

下
‘
应运
’
而
‘
转生
’
到了中国,但是 ,由 于它那种过

分露骨的诲淫思想 ,同 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发生了

抵触 ,所以,它在
‘
开元
’
之后不久 ,很快就

‘
夭折
’

了。(以后 ,则 以
“
东密
”
的面貌 ,流行于 日本。)”

[2](610-611页 )汤用彤先生说 :“密宗自玄宗到唐

末极盛 ,⋯ ⋯然经唐武法难及以后之社会动荡 ,典籍

散失 ,学者稀少 ,在中国可谓其教早已失传 ,而在日

本反较盛行也。
”
[3](1%页 )十分明显的事实是 ,对

密教经典的翻译在宋代的文献中仍时有记载 ,对此 ,

黄心川先生以为 :“法天、安息灾等人在北宋初年传

播的密教主要是流行在印度孟加拉、奥利萨地区波

罗王朝时期兴起的无上瑜伽一系。⋯⋯由于左道密

教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乐思想和实践 ,推行灌

顶、双修、轮坐等密法 ,这与中国传统封建伦理思想

不合 ,因而统治阶级不得不公开出面干预密教经典

的翻译和传布 ,使密教的活动只限于一部分封建上

层之间 ,随着佛教在印度的灭亡 ,印度僧人来华被隔

绝 ,我国汉地的密教也就衰亡了。
”
[4]

近年来 ,随着学术界对密宗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

们发现以上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 ,吕 建福

先生以为 :“唐末五代的很长一段时期 ,地方势力分

裂割据 ,战乱频仍 ,佛教的流传和发展受到了很大限

制。但密宗仍然不绝如缕 ,各地都有流传 ,仍有不少

印度僧人人中国弘密 ,开坛冠顶 ,传法授教 ,大都代

有传人。
”
[1](432页 )不过 ,吕 建福先生在对宋代密

宗的论述中,所举材料基本上限于北方以及四川

[11(434-463页 )。 其实 ,宋代的江南地区才是密宗

信仰最有势力的地区。对此 ,严耀中先生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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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中有初步的分析[5](180-1B0页 )。

现在,我们则根据南宋人洪迈的笔记小说《夷

坚志》,进一步讨论南宋江南地区的民间密宗信仰

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 ,所谓
“
江南
”
,既是一个区域概

念 ,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文化意味。作为一种

区域概念 ,“其范围大体上先秦时期为吴越 ,汉属扬

州 ,六朝则称江左、江东或江表
”
[5](1页 )。 而《宋

史 ·地理志四》则说 :“江南东西路 ,盖《禹贡》扬州

之域 ,当牵牛、须女之分。东限七闽,西略夏口,南抵

大庾 ,北际大江。
”
[6]本文所说的

“
江南
”
,大致就是

这一范围。由于特定的历史、地理情形 ,江南文化与

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尚鬼、好祀、

迷信巫术为其突出特征。关于这个问题 ,历代史书

之《地理志》与其他相关文献多有说明,今人也有许

多研究成果 ,此不冗述。

正是由于江南地区的这种文化特征 ,使其地区

的民众具有一种浓郁的宗教心理气氛 ,这就为宗教

的生存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江南由此成为最早

接受道教的地区是十分自然的
①
。也正是由于同样

的原因,江南也是佛教立足的极好环境 ,特别是对于

具有浓郁巫术色彩的密宗 ,其生存条件更是得天独

厚。这不仅是因为江南有传统的巫术信仰 ,还因为

江南是大乘般诺学独领风骚之地区。为行文方便 ,

本文对南宋民闾对密宗文献的运用情况 ,列项作出

分析说明。

1.《宝楼阁叽》

《夷坚甲志》卷一《宝楼阁叽》:

袁可久尝教其弟昶以《宝楼阁叽》,昶不甚

深信 ,然旦起必诵三五十遍 ,初未知其功效也。

绍兴三年夏,隶 (肆 )业 府学。方大军之后 ,城

邑荒残。直斋卒汪城 ,每番宿室中,必 梦魇 ,达

旦方已,无 一夕安寝,成 殊以为苦。或询其所

见,云 :“被人摔发欲加篓,故 呼叫拒之。
”
昶令

徙于已房,犹 不止。同舍生恶其妨睡,共 议遣

逐。昶试书叽语 ,贴于柱 ,此夜晏然。由是一斋

妖崇绝迹。其叽语即所谓
“
崦摩尼达哩哔拨

吒
”
八字,但世俗所传讹谬 ,写 皆从口,而 不得

其音,要 当取大藏中善本初译师言为证 ,自 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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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昶因悔昔慢,始笃奉之,秘其事。[7](第 1

册 ,2—3页 )

《宝楼阁岘》出自密宗文献《大宝广博楼阁善住

秘密陀罗尼经》,唐代的菩提流志和不空先后有译

本。陀罗尼为佛教术语 ,指睨语。
“
崦摩尼达哩阵

拨吒
”
八字 ,在《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

卷上作
“
崦麽妮驮礼眸泮吒

”
[8](第 19册 ,m4页 中)。

“
崦摩尼达哩眸拨吒

”
与
“
崦麽扼驮礼眸泮吒

”
,只是

译音之不同。

2.《炽盛光叽》

《夷坚甲志‘》卷七《炽盛光岘》:

瑞安士人曹彀 ,字 觉老 ,少 出家为行者。其

家累世病传尸,主 门户者一旦尽死 ,无人以奉祭

祀 ,彀乃还儒冠。后数年亦病作 ,念无以为计 ,

但昼夜诵《炽盛光叽》。一日,读 最多,至 万遍 ,

觉三虫自身出,二在项背 ,一在腹上 ,月 匝急行 ,

如走避之状。彀恐畏 ,不敢视 ,但益诵叽。忽顶

上有光如电,虫 失所之 ,疾遂愈。[7](第 1册 ,m

页 )

《炽盛光岘》,即密宗文献《佛说大威德消灭吉

祥陀罗尼经》,唐不空译 ;另有唐佚名译为《佛说大

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

经》,均收《大正藏》第 19册 [8]。

3.《大悲睨》

《夷坚甲志》卷一四《建德妖鬼》:

祁门汪氏子 ,自 番阳如池洲,欲宿建德县 ,

未至。一舍间,过 亲故居 ,留 与饮。行李已先

发 ,饮罢 ,独 乘马行 ,遂迷失道 ,与 从者不复相

值。深入支径榛莽中,日 且曛黑,数人突出执

之。行十里许 ,至 深山古庙中,反缚于柱。数人

皆焚香酌酒 ,拜 神像前 ,有 自得之色 ,祷 日:“ 请

大王自取。
”
乃扃庙门而去。汪始知其杀人祭

鬼 ,悲惧不自胜。平时习《大悲叽》,至 是但默

诵乞灵而已。中夜大风雨,林 木振动,声 如雷

吼,门 轧然豁开 ,有 物从外入 ,目 光如炬 ,照 映廊

庑。视之 ,大蟒也 ,奋 迅张口,欲趋就汪。汪战

栗,诵 叽愈苦。蛇相去丈余 ,若 有碍其前 ,退 而

复进者三,弭 首径出。欲晓,外 人鼓箫以来 ,欲

饮神胙,见 汪依然,大 骇。问故,具 以事语之。

顾日:“ 此官人有福 ,我辈不当得献也。
”
解缚谢

之 ,送 出官道 ,戒 勿敢言。汪既脱 ,竟 不能穷其

盗。[7](第 1册 ,126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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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叽》,亦名《大悲神岘》,全名为《千手千眼观世

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密宗文献 P

唐伽梵达摩译。该经称 ,观音自言往昔为初地菩萨

时,于千光王静住佛处闻此叽,即超第八位 ,乃发愿

成就千手干眼普度众生 ,此岘一宿持满五遍 ,可
“
除

灭身中百千亿劫生死重罪
”
[8](第 zO册 ,10T页上)。

由此可见,这个故事有着密宗信仰的背景。另外 ,据

《夷坚甲志》卷六《宗演去猴妖》记载 :福州永福县能

仁寺护山林神 ,乃生缚猕猴 ,以泥裹塑,谓之猴王,岁

月滋久,遂为居民妖祟 ,后寺院长老宗演以诵《大悲

岘》解除祸患[7](第 1册 ,四-48页 )。 另据《夷坚志

补》卷一四《观音洗眼叽》记载 :台州僧处蹈,中年病

眼,常持诵《大悲叽》。梦观音传授法偈,令每旦叽

水七遍,或四十九遍,用以洗眼,凡积年障翳 ,近患赤

肿,无不痊愈 ;处蹈跪受而寤 ,悉能记忆,如说诵持 ,

不瑜时平愈 ,寿至八十[7](第 4册 ,1“ 1页 )。 在这两

个故事中,虽然诵《大悲叽》者为僧人而不是平头百

姓,但也可以说明密宗在当时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4.《龙树叽》

《夷坚乙志》卷二《树中甍》记载 :

毗陵胡氏家欲广堂屋,以 中庭朴树为碍,伐

去之。剖其中,得陶瓷,可 受三斗米,而皮节宛

然。即日山魈见怪。有行者善诵《龙树叽》,召

使治之,命童子观焉。见人物皆长数寸,为 龙树

所逐,入妇人榻上,遂 凭以语。乃结坛考击逐

去,盖扰扰半年乃定。[7](第 1册 ,195页 )

严耀中先生曾指出:“龙树被密宗奉为始祖 ,其

结坛所诵之岘当属密宗无疑。
”
[5](181页 )《龙树

睨》亦出于密宗文献。

5.《楞严经》

《夷坚补志》卷一七《段氏疫疠》:

都昌荐坛段氏,素为富室。庆元二年,全家

染疫,二子继亡,婢 仆多死,夫妇危笃不能起。

邻里来视及供承汤粥者,亦 皆传染以死,虽 至亲

莫敢窥其门。有子年甫二十,在鄱阳莲山院为

行者,新买度牒为沙弥,闻 家祸之酷,往省问。

方至厅下,黑 雾如山,未敢即入,退憩近寺。念

父母危殆如此,为 人子岂可坐视?即 邀僧众诵

《楞严叽》而行。沙弥一步一拜,才 及门,妖雾

如扫,进至中堂,坐少定,一 巨蛇自病房出,群僧

登时惊惧,亟登高,敛足跏趺,朗 诵经卷。未毕 ,

蛇自举首击户限数十,流血而毙。病人登时悉

愈。人以为孝心所感。沙弥复归莲山。去饶州

八十里太阳埠地藏院行童方如海能为巫 ,见其

事也。[7](第 4册 ,1713页 )

故事中的《楞严经》即密宗文献《大佛顶如来密因修

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唐般刺蜜帝译 ,称佛

因阿难被淫女幻术所摄一事而说 ,以 常住真心性净

明体为宗 ,收《大藏经》第 19册。而故事中的
“
袖手

掐印
”
,即手指结为特定的形状。唐阿地瞿多译《陀

罗尼集经》卷二说 :“诵岘有身印等种种印法。若作

手印诵诸叽法 ,易得成验。
”
[8](第 18册 ,gO3页 中)另

外 ,据《夷坚三志》己卷《东乡僧园女》记载 :庆元三

年 ,浮梁东乡寺僧法净 ,以暮冬草枯之际人茶园培根

株 ,在林深处遇见一化为美女之鬼魅 ,法净遂袖手掐

印 ,诵《楞严经》而逐之 [7](第 3册 ,1312-1313页 )。

这一故事依然有密宗信仰作为背景。

6.《 白伞盖真言》

《夷坚补志》卷一四《蜀士白伞盖》:

范东叔说 ,蜀 士有登科者 ,因 赴调 ,投宿失

道 ,至 暮不遇店 ,一 仆一马 ,栖迟怖恐。忽野望

灯烛甚盛,罗 列几案 ,五 六客据案,酒 肉狼籍。

士往前揖 ,皆相顾有喜色 ,曰 :“ 我曹相会 ,正 恨

冷落,得 人贶临,可 谓大幸。
”
遂邀驻鞍同饮。

仍请居东向,士辞不敢 ,往复良久 ,竟处主席 ,且

使著官服拜神。酌数杯后 ,一 髯者起 ,曰 :“ 敢

问 尊官所能?” 士说 :“本书生,幸 科第,只 解作

诗赋 ,他无所长。
”
固问之 ,日 :“ 实然 ,与 诸公昧

平生,遽蒙延款 ,苟有薄伎 ,尚 敢靳之。
”
髯者发

怒,语诋突,意若不善状。士阳为便溺/跨上马 ,

疾驰而去。彼亦不追。行三四十里 ,渐五更 ,见

孤寺 ,叩 门,僧 出问故 ,即 推之出,曰 :“ 切勿相

累,事既至此,无 可奈何。
”
士垂泪乞救 ,僧 云 :

“
君于释道二典中有所习否?” 日/粗记 ,《 白伞
盖真言》。

”
僧日:“ 是矣。但坚坐金刚背后 ,仆

马莫相远。若见异境 ,但 诵此文。
”
士如其戒。

俄顷,刀 剑铿然,飞 集无数 ,士 闭目默诵真言。

又闻兵器戛击 ,甲 骑纵横 ,而 皆不能相近。迨天

明愈剧 ,逼暮方止。士饥渴忧畏 ,忽 见僧来招入

寺 ,谓 日:“ 此辈皆习南法 ,害人极多,每 岁必择

日具礼祭神,而锬其胙 ,然后较艺。或得新法 ,

即彼此传授。渠见君内至,以为同业,故相待如

此。既不如所欲 ,致加谋害。昨夕吾所以不敢

留君者 ,畏其迁怒也。今不得有所施 ,彼诸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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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自促衅咎 ,他 日当知之。
”
留至次日登途 ,沿

路兵甲矛剑,以 千万计 ,悉 剪纸所为者。[7]

(第 4册 ,16gz-16ss页 )

这一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宋代民间杀人祭鬼神的

一些细节 ,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宋代民间对密宗

岘语之威力的认同。洪迈叙述完此故事之后说 :
“
《白伞盖岘》三千一百三十字 ,在诸叽中最为难读 ,

颇与《孔雀明王经》相似。僧徒亦罕诵习 ,故妖魔外

道敬畏之。《白伞盖真言》,云即《楞严叽》。
”
白伞盖

者 ,佛顶尊之名。真言 ,梵文 Mantra之 意译 ,亦译为
“
睨
”
、
“
神叽
”
等 ,其由真如心中流出,故名真言。密

宗极力宣扬真言之威力 ,谓真言为佛菩萨所密授、加

持 ,虔诚持诵时 ,可获佛菩萨慈悲法力的加持 ,有灭

罪、消障、护身等功效。《楞严叽》出密宗文献《大佛

顶如来密因修证了诸义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简称

《楞严经》,唐般刺蜜帝译)卷七 ,名 为《佛顶光聚悉

怛多般怛罗》,共 砭7句。密宗极言此岘之威力 ,称
“
十方如来因此叽心 ,得成无上正遍知觉

”
[8](第 19

册,136页下)。

7.《孔雀明王经》

前面故事中所提及的孔雀明王 ,梵名摩诃摩瑜

利(Mahamyuri),亦 称
“
佛母大孔雀明王

”
、
“
孔雀佛

母菩萨
”
等 ,密号佛母金刚。《孔雀明王经》,即密宗

文献《大孔雀王神咒经》,该经先有东晋帛尸梨蜜多

罗译本 ,后又有其他人译本 ,名称不一
③。《夷坚三

志》辛卷《古步仙童》:

馀干古步民陈青 ,为 里中王氏童奴。一日

晨起至门,逢一女子立当前 ,容貌娟秀,凤仪华

梵。陈虽处身仆隶 ,觉 其非常人。问为谁 ,日 :

“
我乃汝前生妻室,夙缘未断,故特来相问。

”
陈

未及再发语 ,已 隐不见。至夜继来 ,叩 其寝所 ,

以通衽席之好。达旦始去,次 夕复然。经月余

日,女谓陈日:“ 汝可用仙童术游行乡闾,我 当

-纤悉报汝。
”
陈遂舍主人家,自 称仙童。凡遇人

邀请致祝 ,香烟才起 ,辄降言于梁上 ,吉 凶应验 ,

尽如亲履其间。及就寝,女 陪侍自若。旬日后 ,

陈坚坐不出,而 四远传闻,叠迹踵至,皆适其所

祷而退。俄一旦招之不应,迨夜问之 ,日 :“ 今

日遇入地府 ,理对一事甚急,故不获来 ,以 是误

汝。
”
期年,女 怀孕诞子,细 如瓜大,体冷若冰

霜 ,至夏日亦尔。未啐而夭。凡往来通岁。忽

盛饰 ,置酒馔 ,从容言 :“ 我生前曾诵《佛母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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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遍 ,上 帝命往生西方 ,兹 来叙别。
”
询其托

生何地 ,不 肯说 ,日 :“ 天机秘密,轻泄之,且 受

灾罚。
”
乃尽醉竟夕,泣 别而去。虽夜寝绝迹 ,

而赴仙童之约如初 ,陈缘此都受赂谢致富,至今

尚存。绍熙初 ,赴 同村李氏请。李素持《天蓬

叽》,默念于室中。陈焚香启白,久 而不降。李

为辍诵 ,始 唧唧言云 :“ 嶷间呼即至,而 此家有

甲兵无数 ,蔽空环绕 ,金刚大神 ,长 十余丈,执斧

而立 ,无 路可进。伺其稍退 ,方 得前耳。
”
他所

向答甚多。仙童之为术 ,最名幻妄 ,独是事彰灼

如此。[7](第 3册 ,139s页 )

故事中的《佛母睨》,即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简称《孔雀经》,唐不空译。

我们如果剖去这些故事中的荒诞情节 ,则可以

知晓宋代江南民间的密宗信仰情形 ,特别是对密宗

叽语、叽术之威力的认同情形。密宗的叽语、叽术在

一定程度上渊源于古代印度人民的生活实践 ,是对

人类自身力量不足的一种补充 ,它当然也可以满足

外民族一般民众的某些心理要求。    '

《夷坚志》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南宋江南地区广

为存在的密宗信仰 ,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密宗与其他

宗教的关系以及密宗与佛教内部其他流派的关系。

我们知道 ,密宗传人中国后 ,为了适应中国的社

会情况 ,迎合一部分封建上层人士的需要和民众的

习尚,也作了不少相应的改变 ,摄取了儒道家和民间

信仰的一些内容 ,例如 ,后汉失译的《安宅神叽经》

中写道 :“佛告 ,日 月五星 ,二十八宿 ,天神龙鬼皆来

受教明德⋯⋯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岁月却杀。六甲

禁忌⋯⋯百子千孙 ,父慈子孝 ,男女忠贞 ,兄 良弟顺 ,

崇义仁贤 ,所愿如意。
”
[8](第 21册 ,912页上一中)赵

宋王朝奉行三教合流的国策 ,这就使得密宗与儒、道

的结合更为紧密 ,在当时所翻译的-些密宗经典中 ,

儒、释、道三教的用语几乎难以区分。如天息们灾所

译的《文殊仪轨经》,不仅公开宣扬儒家的伦理思

想 ,也大谈道家的阴阳之术。由此 ,在南宋时期的江

南民间信仰中,密宗与道教往往被认为具有同等的

意义。如 ,《夷坚甲志》卷二《齐宜哥救母》:

江阴齐三哥妻欧氏,产乳多艰 ,几 于死 ,乃

得免。一子宜哥年六岁,警 悟解事 ,不 忍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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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咨 于老人 ,问 何术可脱此厄。老人云 :“ 唯

道家《九天生神章》、释家《佛顶心陀罗尼》为

上。
”
即求二经,从 一史道者学持诵。三日,悉

能暗忆。于是每以清旦各诵十过 ,焚香仰天 ,输

写诚恳,凡越两岁。绍熙元年 ,欧 有孕 ,更 无疾

恼。至十月,将就蓐 ,宜哥焚诵之次,见 神人十

辈立侍于旁,异 光照室,少 焉生。[7](第 1册 ,

12-I3页 )

《佛顶心陀罗尼》,全称《佛顶尊胜心破地狱转

业障出三界秘密陀罗尼》,唐善无畏译 ,收《大正藏》

18册。《九天生神章》,即《灵宝自然九天生神三宝

大有金书》,亦称《九天生神三宝大有金书》,为《洞

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之前半部 ,刘宋时已出 ,

《无上秘要》等曾引录
⑤
。在阅历丰富的

“
老人
”
看

来 ,道家《九天生神章》与释家《佛顶心陀罗尼》均为

解脱人厄之上品,而其不同的宗教背景是不值得在

意的。

我们知道 ,与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的结合 ,是密

宗的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在这种结合中,密宗与

天台宗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不仅是由于天台宗内有

着密法岘术世代相传的传统 ,也是由于《法华经》中

本身就有《陀罗尼品》。因此 ,天 台宗僧人熟悉密宗

典籍或运用密宗叽术的记载 ,时有所见。如 ,《夷坚

丙志》卷一六《陶彖子》:

嘉兴令陶彖 ,有子得疾甚异 ,形色语笑非复

平日。彖患之 ,聘谒巫祝 ,厌胜百方 ,终莫能治。

会天竺辩才法师元净适以事至秀,净传天台教 ,

特善叽水 ,疾病者饮之辄愈 ,吴人尊事之。彖素

闻其名 ,即 诣谒,具状告日:“儿始得疾时,一女

子自外来 ,相 调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滨,遗

诗日/生 为木卯人 ,死 作幽独鬼。泉门长夜
开,衾帏待君来。

’
自是屡来 ,且 言日/仲 冬之

月,二七之间,月 盈之夕,车 马来迎。
’
今去妖期

逼矣,未知所处 ,愿 赐哀怜。
”
净许诺 ,杖策从至

其家,除地为坛 ,设观世音菩萨像 ,取杨枝沾水

而叽之 ,三绕坛而去。是夜 ,儿 寝安然。明日,

净结跏趺坐 ,引 儿问日:“ 汝居何地而来至此?”

答日:“会稽之东 ,卞 山之阳,是 吾之宅,古木苍

苍。
”
又问:“姓谁氏?” 答日:“ 吴王山上无人处 ,

几度临风学舞腰。
”
净日:“ 汝柳氏乎?” 冁然而

笑。净曰:“ 汝无始以来 ,迷 已逐物 ,为 物所缚 ,

溺于淫邪 ,流 浪千劫 ,不 自解脱 ,入魔趣中,横 生

灾害 ,延及亡辜。汝今 当知 ,魔 即非魔 ,魔 即法

界。我今为汝宣说首楞严秘密神叽 ,汝 当谛听 ,

痛 自悔恨 ,讼 既往过愆 ,返本来清净觉性。
”
于

是号泣 ,不 复有云。是夜谓儿 日 :“ 辩才之功 ,

汝父之虔 ,无 以加 ,吾 将去矣。
”·⋯ 道̈去不复

见。[7](第二册,098-499页 )⑥

在这一神奇的故事中,传天台宗的辩才法师对
“
楞严秘密神叽

”
的熟悉以及自如的运用 ,是最具有

现实意义的细节。此外 ,辩才法师
“
持善岘水

”
也是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在宋代之前 ,天台僧众中就已

经普遍流行密宗的叽水之术了
⑦
。

《夷坚志》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南宋江南地区广

为存在的密宗信仰 ,也为我们提供了密宗与瑜伽派

相互融合的种种情形 ,从而有助于我们把握在这一

特定历史时期内佛教文化的走向。瑜伽 ,梵文 Yoga

之音译 ,原出婆罗门教《梨俱吠陀》,词根本义是给

牛马套轭 ,引 申为自我调控身心、控制意志 ,后来成

为印度教多种修行体系的总称。瑜伽派传入中国

后 ,对禅宗、天台宗、密宗都有一定影响 ,并与道教、

中医气功术等相结合。其中,瑜伽派与密宗之间的

相互融合最为引人注目,以 至于人们有时将南宋时

期的密宗称为瑜伽密教。

关于南宋江南民间信仰中瑜伽派与密宗的融

合 ,《夷坚甲志》卷一九《秽迹金刚》之记载值得注

意 :

漳泉间人 ,好持《秽迹金刚法》治病禳袷 ,

神降则凭童子以言。绍兴二十二年 ,僧 若冲住

泉之西山广福院,中 夜有僧求见 ,冲 讶其非时。

僧日:“ 某贫甚 ,衣 钵才有银数两,为 人盗去。

适请一道者行法,神 曰/须 长老来乃言。’幸和
尚暂往。
”
冲与偕造其屋,乃 一村童按剑立椅

上,见 冲即揖日:“ 和尚且坐,深夜不合相屈。
”

冲日:“ 不知尊神降临,失 于焚香 ,所 问欲见若

冲何也
”
?日 :“ 吾天之贵神,以 寺中失物,须 主

ˉ
人证明,此甚易知 ,但 恐与争讼 ,违 吾本心。若

果不告官,当 为寻索。
”
冲再三谢日:“ 谨奉戒。

”

神日:“ 吾作法矣。
”
即仗剑出,或 跃或行 ,忽 投

身入大井,良 久跃出,径趋寺门外牛粪积边 ,周

匝跳掷 ,以 剑三筑之 ,忽投身入大井,良 久跃出,

径趋寺门外牛粪积边 ,周 匝跳掷 ,以 剑三筑之 ,

然仆地。瑜时,童 醒。问之,莫 知。乃发粪

下,见 一砖臬兀不平 ,举之 ,银在其下,盖 盗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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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云[7]。 (第二册,171页 )

《秽迹金刚法》,即《秽迹金刚禁百变法经》,密

宗经典之一 ,唐阿质达霰译 ,一卷 ,说秽迹金刚之神

睨及其用法。同类撰述还有阿质达霰译《秽迹金刚

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一卷 ,均 收《大藏

经》第 21册。秽迹金刚 ,亦称
“
受触金刚

”
、
“
不坏金

刚
”
、
“
火头金刚

”
、
“
不净金刚

”
、
“
乌刍沙 (Ucchus-

man)明王
”
。《秽迹金刚经》称此金刚乃释迦佛从左

心化现 ,以扫除不净 ,降伏魔王 ,有除病避难、伏敌、

得福等功德 ,其形相以一面四臂居多 ,身青黑色或蓝

色 ,手持剑、棒等 ,足踩莲花 ,赤发上竖 ,放大光焰。
“
秽迹金刚法

”
与瑜伽派的关系 ,可以从《海琼

白真人语录》中得到说明 :

问日:“今之瑜伽之为教者 ,何 如?” 答日 :
“
彼之教中谓之释迦之遗教也。释迦化为秽迹

金刚,以 降螺髻梵王,是 故流传。此教降伏诸

魔 ,制 诸外道 ,不 过只三十三字金刚秽迹叽也。

然其教虽有龙树医王以佐之焉 ;夕卜贝刂有香山、雪

山二大圣,猪 头,象 鼻二大圣,威 雄、华光二大

圣 ,与 夫那叉太子、顶轮圣王及深沙神、揭谛神

以相其法,故 有诸金刚力士以为之佐使。所谓

将吏,惟有虎伽罗、马伽罗、牛头罗、金头罗四将

而已,其他则无也。今之邪师杂诸道法之辞 ,而

有步罡捻诀 ,高声大叫,胡跳汉舞,摇铃撼铎 ,鞭

麻蛇 ,打桃棒 ,而 于古教甚失其真,似 非释迦之

所为矣!然瑜伽亦是佛家服魔之一法相。
”
[9]

(第 ss册 ,“2页下 )

所谓
“
白真人
”
,即南宋时闽籍道士白玉蟾 ,其

主要活动地域在闽中及闽北武夷山一带 ,所以,白玉

蟾所述即可能为闽地所见之瑜伽密教的情况 ,而前

面所引的故事正发生在福建
“
漳泉间
”
。据研究 ,早

在北宋时期 ,瑜伽派就在福建地区流传了[10]。 与

此性质相同的故事 ,还有《夷坚丙志》卷六《福州大

悲巫》:

福州有巫 ,能 持《秽迹叽》行法,为 人治崇

蛊甚验 ,俗呼为大悲。里民家有处女 ,忽 怀孕 ,

父母诘其故,处 不知其所 ,召 巫考治之。才至 ,

即有小儿盘辟入门,舞 跃良久,径投舍前池中。

此儿乃比邻富家子也。迨暮 ,不复出。明日,别

一儿又如是。两家之父相聚诟击巫 ,欲 执以送

官。巫日 :“少缓我 ,容我尽术 ,汝 子 自出矣 ,无

他伤。
”
观者踵至 ,四 绕池边 以待。移时 ,闻 若

千万人声起于池 ,众 皆辟易。两儿 自水中出,一

以绳缚大鲤 ,一 从后篓之。曳登岸 ,鲤 已死。两

儿扬扬如平常 ,略 无所知觉。巫命累瓶甓于女

腹上 ,举杖悉碎之。已而暴下 ,孕 即失去 ,乃 验

鲤为祟云。[7](第一册,417页 )

当然 ,《夷坚志》中关于
“
秽迹叽
”
的故事还有一

些。如 ,《夷坚乙志》卷一四《全师秽迹》记载 :乐平

人许吉先 ,买程氏宅以居。居数年 ,鬼瞰其屋 ,或时

形见。吉先招迎术士作法祛逐 ,延道流醮谢祀神祷

请 ,略不效。所居侧凤林寺僧全师者 ,能 持《秽迹

睨》,召之。僧既受请 ,先于寺舍结坛 ,诵 岘七日夜。

僧至 ,命一童子立室中观伺 ,谓之开光。见大神持戈

戟幡旗 ,沓沓而人。一神捧巨纛 ,题其上曰
“
秽迹甚

神兵
”
,周行百匝,鬼 自是遂绝不至[7](第二册,3O4—

305页 )。 再如 ,《夷坚支景》卷五《圣七娘》记载 :建

炎初年 ,扬州女巫圣七娘行秽迹法通灵 ,能预知未来

事 ,邦人盛称之 ;其行法时 ,跣足立于通红火砖之上 ,

首戴热鍪 ,所言无不应验[7](第 2册 ,919页 )。 凡此

种种 ,生动地说明了瑜伽、密宗以及传统民间巫术相

互融合的具体情形。

以上 ,我们依据《夷坚志》中的材料 ,说明南宋

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密宗信仰。我们可以认为 ,当

宋代的某些知识分子在禅宗里兜圈子的时候 ,下层

民众则更倾向于具有
“
实用
”
意义的密宗。这种不

同的文化选择是十分自然的。同时 ,即使是知识分

子中,也有不少密宗的信奉者 ,以至于形成了对佛教

的两种取向。朱熹在《释氏论 ·下》说 :“其说皆萃

于书首。其无以继之 ,然后佛之本真乃如结坛诵叽

二十五轮之类 ,以 至大力金刚、吉盘茶鬼之属 ,则其

粗鄙俗恶之状 ,校之道章重玄极妙之指 ,盖水火之不

相人矣。
”
[11](第 9册 ,55zg— 5529页 )朱熹把佛教哲

学与佛教巫术(主要是密宗巫术)对立起来 ,正说明

了士大夫阶层与一般民众对佛教各取所需的实用主

义态度。

注释 :

①参阅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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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此类杀人祭鬼的故事又见《夷坚支癸》卷四《澧陵店主人》、《夷坚志补》卷一四《莆田处子》。

③参阅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 123-126页 。

④又见《夷坚三志》己卷第四、《夷坚志》第3册第 133O-1331页 。

⑤参阅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第⒓0页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⑥洪迈自注云:“秦少游记此事。
”

⑦参阅严耀中《江南佛教史》第 175-1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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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Ⅰ'i;J色刀zhj and]ⅣⅡ sect BeⅡ ef

in1Regions sou山 of the Yangtze in Bei song

LIU Liˉ ming
(Chinese and Journahsm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4, China)

Abstract:The Mh sect, introduced into China as a faction of Mahayana, reaches a period of priⅡ ne

after a complicated development and nnds fav。 ur in the eyes ofthe supreme mlers。  Many schol已 rs believe

that, due to the basic connict between Mi sec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al concepts, it comes to an

eady end soon after the Kaiyuan Years。  This standpoint does not accord with the fact. The Mi sect does

not die out because Wu zong extenninates BuddhisIm。 Instead, it has a lot of followers among the people,

which is true till in the so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of which]?'j Jjo尼

z九 j by Hong Mai has adequate accounts。

Key words:Jj Jjc尼 z九 j;Buddhism; Mi sect;folk witchcraft;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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